
回憶起這部音樂劇的起點，姚潤敏首先提到
了演戲家族駐團作曲家黃旨穎。她是少數主修音
樂劇創作的本地作曲家，憑藉粵語音樂劇《美麗
的1天》（英文原版《小城風光》）奪得第二十
三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原創曲詞獎。 「這幾年我
常問她：你最想寫什麼？她每年都有新構想，但
總覺得還沒遇到那個 『對』 的。」 直到黃旨穎主
動提出潘玉良，姚潤敏立刻產生共鳴： 「非她不
可。」

不以女性身份為創作賣點
潘玉良，這位二十世紀初赴法留學的女畫

家，以獨立精神和藝術執著，被視為 「新女性」
的象徵。她以畫筆貫穿東西，畫出屬於自己的
「鐵線」 ，為後世留下精彩作品。團隊在搜集資
料時便被她鮮明的個性吸引。

創作初期，姚潤敏一度考慮用全女班演出，
以延續上海越劇院、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等成功例
子的女性視角，但最終打消念頭， 「我不想因為
她是女性，就特別強調那份艱難。」

真正定下創作思路，是在姚潤敏拜訪安徽
博物院之後。博物院內收藏大量潘玉良原作，
學者們在介紹時談到她背後的時代精神： 「潘
玉良不僅是畫家，更代表那個時代的精神追
求。她和 『五四』 那代人一樣，希望用西方文
化救國。」

拜訪安徽博物院也讓姚潤敏更加確定：不需
要刻意強調潘玉良的女性身份，或以此作為創作
賣點。因此，她沒有刻意尋找女性編劇，也沒有

將劇中男性角色剔除。 「我們的設計師是男生，
贊化這個角色也還是男性；藝術的高度不在於形
式，而在於內核的真善美。」

用身體語言表達「玉良鐵線」
《玉良》的誕生，彷彿是一場關於緣分的排

列組合。當姚潤敏構思潘玉良這個角色時，腦海
中第一個浮現的便是謝茵， 「這次我們不是靠唱
歌推進劇情，而是靠視覺呈現、動作和身體語言
去表達藝術的流動。觀眾一走進劇場，一看就明
白什麼叫 『玉良鐵線』 ──她（謝茵）一動，你
就知道了。」

謝茵坦言，起初並不認識潘玉良。但在查閱
資料的過程中，她越看越被震撼： 「她太清楚自
己要什麼，她活得太明白。」

隨着謝茵的加入，姚潤敏也 「終於有最好的

理由」 邀請編舞楊雲濤加入團隊。 「一直想合
作，只是沒機會。」 姚潤敏笑說，今次與其說是
邀請，不如說是 「挾持」 ， 「你有潘玉良讓他去
思考人生，他一定會來。」 在她眼中，楊雲濤一
直是舞台上的 「太陽」 ，從不抗拒有深度、有內
核的角色。一聽到主角是潘玉良，楊雲濤 「秒
懂」 ： 「那個女人，好強大的！」

謝茵與楊雲濤是多年的舞台搭檔，這次卻是
他們少有的真正一起創作。他們一起排舞、磨合
節奏，並將潘玉良的西洋畫風與舞蹈結合，讓動
作成為畫面，讓身體成為線條。

另一對老友的默契，來自謝茵與王維。王維
飾演潘贊化一角，緣起於一次演出散場後，在商
場與姚潤敏的偶遇。他回憶，當時兩人談起潘玉
良，話題一開便一拍即合，促成了這次合作。
「這個選材太聰明了，用舞蹈去描繪西洋畫的線

條，這種組合從來沒見過。」 王維說，哪怕知道
自己不是主角，戲份也不算多，仍毫不猶豫地答
應參與： 「一是因為劇本，二是因為謝茵。我們
同層工作了二十多年，終於能一起唱一首歌。這
樣的緣分，多難得！」

那首合唱，也成了他們排練中的功課。 「我
第一次唱和聲，真的每天飆髒話。」 謝茵笑說，
「王維像老大哥，總在旁邊鼓勵我。」 「他們認
識很久，但在排練場上，才真正像搭檔一樣互相
合作。」 姚潤敏感慨， 「兩個老友在舞台上相
遇，拚的不只是熟悉，而是信任。」

演員結合人生經驗詮釋角色
排練期間，姚潤敏要求演員們書寫 「角色小

傳」 ──不是單純的資料搜集，而是真正結合演
員個人視角與人生經驗去詮釋角色。這對謝茵來
說，既是挑戰，也是突破。她認真寫下潘玉良的
一生，並從中找到了自己的投射。 「我不是潘玉
良，外形不一樣，經歷也不同，年代也差異巨
大。但當我寫下她的故事時，我開始理解她，並
與她之間有了 『火花』 。」

讓 「角色小傳計劃」 真正打開格局的，是王
維。姚潤敏透露，王維提交的角色小傳 「讓整個
排練場的起跑線都被拉高了」 。在謝茵的描述
中，王維 「從自己的生命經歷出發，將角色的深
度與自己的視角融合」 。而這些努力，不只是為
了完成一場演出。

當舞台燈亮起，身體如筆，線條初現，屬於
潘玉良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演戲家族音樂劇《玉良》現正於荃灣大會堂文娛廳進行階段演出。該作品由安
徽博物院擔任製作顧問，以中國首位西洋女畫家潘玉良為創作藍本。融合戲劇、舞
蹈、音樂與視覺藝術等形式，這部劇多角度描繪潘玉良的精神世界，引領觀眾走進
這段藝術人生。音樂劇導演兼監製姚潤敏，以及主演謝茵、王維，日前接受大公報
記者訪問，分享演出籌備過程中的體會。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

音樂劇《玉良》展現潘玉良藝術人生
用舞蹈描繪西洋畫線條

責任編輯：謝敏嫻 邵靜怡 美術編輯：程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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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巴拿馬運河
江 揚

（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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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就是巴拿馬運河，我們的船馬上進
入阿瓜克拉拉船閘！」

金屬質感的廣播聲劃破黎明的上空，驚醒
睡夢中的我，立馬跳下床披上外套，沿着昨晚
熱心的船員私下帶領我們走過的捷徑，繞過餘
溫未散的廚房，奔向船頭甲板。

晨霧還沒完全退去，整條運河都浸在祖母
綠的釉色裏。水面浮着薄紗似的青靄，遠處排
隊通過運河的船影被揉碎成斑駁的光點。我們
的船正以蝸牛速度前行，兩岸的樹木蒸騰着青
翠的呼吸。深綠色的植被覆蓋着陡峭的山坡，
藤蔓從樹幹上垂下來，偶爾能看到色彩鮮艷的
鳥飛過。微風吹來，我聞到一股鹹澀的鏽味，
它吹起鐵錨與礁石碰撞出的古老記憶。

這條全長八十二公里的人工水道，以鋼鐵
與血淚鑄就的意志，將太平洋的浪濤與大西洋
的潮汐緊緊相握，讓世界版圖上的海洋從此不
再遙遠。人們不會忘記，以前商船從紐約駛往
舊金山要繞行南美合恩角，在兩萬公里的驚濤
駭浪中，風暴與冰山曾經吞噬過無數的生命與
財富。一九一四年巴拿馬運河的誕生，將這段
死亡航程銳減近萬公里行程，不僅改寫了航海
史的經緯，更成為全球貿易的脈搏與地緣政治
的棋眼，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鐫刻下深刻的印
記。

視線前方，由船閘組成的鋼鐵階梯在薄霧
中若隱若現，那些承載着二十世紀工程榮耀的
混凝土巨獸，好似在舒展着液壓的肩膀。排在
我們船前面的那艘二十萬噸級的集裝箱貨輪正
被緩緩拽入閘室，像母親用襁褓托起熟睡的嬰

孩，那樣輕巧，那樣溫柔。
我好不容易擠進三個印度人的自拍桿之

間，避開提前卡位的攝影腳架在防撞桿前組成
的荊棘，透過無數道視線的縫隙，目不轉睛地
注視着前方。各種語言交流混成的雜音，在這
個早晨織成無形的焦慮蛛網。

汽笛刺破霧氣時，只見八艘鐵錨般的拖船
分列兩側，引導用鋼纜固定船身。船穩穩停駐
在閘室中間，鋼製閘門慢慢閉合，徹底隔絕了
外面的世界，人們屏息凝神。只見注水口吞吐
着銀藍色的水龍，水位越升越高，船也跟着
「長高」 ，直到與下一個船閘內的水位相同。
船體像被無形巨手托舉的玩具，慢悠悠滑向下
一閘口。當水位與加通湖完全齊平，兩股水流
在船舷交匯。

等閘門再度開啟時，風突然有了重量，它
捲着太平洋的鹹澀撲在後頸，而前方加通湖的
碧波正裹挾雨林氣息湧來。我回
望那道緩緩閉合的鋼鐵閘門──
它不僅是水利工程的傑作，更見
證了人類跨越地理阻隔、連接世
界的永恆野心。

這條水道不僅是商船的黃金
走廊，承載着全球航運的半壁江
山。二戰期間，更成為美軍馳騁
兩洋的戰略跳板──軍艦與補給
船如梭穿行。冷戰鐵幕下航權化
作政治籌碼，每一道閘門開合都
牽動着世界權力的天平。

從運河建成的近百年間，美

國通過運河區攫取了大量的經濟利益，而巴拿
馬卻只能從這條黃金水道中獲得非常少的財富
分成。曾經有一段時間，運河區內的巴拿馬國
旗都被禁止懸掛。不平等的局面，深深刺痛了
巴拿馬人民，成為他們為主權抗爭的動力源
泉。學生們勇敢地舉起國旗，走向運河區，要
求尊重巴拿馬的主權。抗議活動最後遭到暴力
鎮壓，護旗運動卻成為巴拿馬人爭取運河主權
的轉折點。

走過一段又一段歲月，巴拿馬人的民族氣
節始終不變；穿越一場又一場風雨，他們的愛
國之情一直相伴。幾十年的抗爭，最終迫使美
國坐上談判桌。隨着一九九九年最後一聲鐘
響，運河的主權終於回歸巴拿馬。

正當我們的船二○二五年一月穿過巴拿馬
運河時，恰逢運河博物館開設了名為 「旗幟畫
廊」 的全新常設展廳。專程去參觀運河博物館

的我，發現館內有一面極具象徵意義的巴拿馬
國旗，旗幟上布滿歲月痕跡。它無聲地控訴着
殖民遺留的不公，再現巴拿馬人民為尊嚴而戰
的集體回憶。它提醒世界：主權不是強權交易
的籌碼，而是人民用生命捍衛的尊嚴。

時光如刀，有多少舊夢禁得住剪裁？這百
年，走遠的是一個霸權的喟嘆，留下的是悲愴
的年輪和世紀的更迭。昔日 「全球最牛收費
站」 變成巴拿馬國家經濟的脊樑，年逾三十億
美金的通行費滋養着這片土地。

當我們的船駛過閘口，十六萬噸的龐然大
物在航道中從容轉向時，我彷彿看見歷史長河
在此打了個漩渦：西班牙人的黃金夢、法國人
的悲壯、美國人的霸權，最終都沉澱為巴拿馬
人手中連接世界的鑰匙。地峽依舊，而運河已
不再是強權的註腳，而是文明與犧牲書寫的史
詩，在潮起潮落間，永恆吟唱着人類對地理桎
梏的超越。

◀巴拿馬運河一景。 歐偉建攝



作者簡介：江揚，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
港藝術發展局文學藝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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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玉良》的創作，姚潤敏坦言這是一場挑戰。音樂劇
成本高昂，而在香港，小型藝團本就資源有限， 「我們的預算
比大藝團少得多，每年恆常資助只有一百二十萬港元，根本撐
不起一個完整的大型製作。」

正因如此，團隊選擇以 「階段演出」 ── 一種介乎圍讀
與正式演出之間的形式，保留部分舞台調度與視覺概念──先
行呈現作品的核心理念。姚潤敏表示： 「希望在有限資源下，
找出可行的創作節奏。」 這樣的呈現方式，不僅為日後發展鋪
路，也讓觀眾能參與其中，給予反饋。 「我們想看看，這部作
品值不值得繼續走下去。」

《玉良》將視覺藝術置於核心。由於無
法展出潘玉良的真跡，團隊改以影片形式呈
現畫作，作為整個上半場的主體。姚潤敏希
望 「觀眾在走入潘玉良的藝術世界之後，再
於下半場進入音樂劇的敘事層次」 。

舞台設計突破了傳統的敘事方式，姚
潤敏將其比作一場空間與情感的對話。現
場沒有一幕幕的實景切換，而是通過投
影、燈光、音樂、舞蹈等元素創造出氛
圍。例如，在潘玉良與潘贊化的互動中，

舞台並未還原具體的 「怡春院」 場景，而
是透過視覺手段展現兩人在院中的互動與
複雜關係。

儘管資源有限，但姚潤敏認為，這反
而激發了更多的創造力， 「簡約的設計讓
我們擁有更多自由，能夠通過空間與演員
的舞步互動，讓觀眾真切感受到潘玉良的
內心世界，以及人物間的情感波動。」

黃旨穎為這部音樂劇設計的配樂，為
故事情節發展提供了支撐。她不依賴於單

一風格，而是從人物性格出發，讓每一段
旋律都充滿戲劇張力。當潘玉良踏上前往
巴黎的旅程時，手風琴的音色營造出異國
情調；而潘贊化登場時，則以傳統中國音
樂襯托出他保守、內斂的性格。不僅每位
角色擁有獨特的主題旋律，同一段旋律也
會隨着劇情發展而產生變化。姚潤敏解
釋： 「同一段旋律，隨着情感從歡喜轉為
憂愁，可能會從大調轉為小調，但那始終
是同一個人物的聲音。」

重要角色擁有獨特主題旋律「階段演出」先行呈現核心理念

▲王維（左起）、姚潤敏與謝茵分享演出籌備心
得。 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謝茵以舞蹈描繪西洋畫的線條。 主辦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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